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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形象:

为什么人们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觉

人们的情绪和看法，其根源、比一般人意识到的更为深远

关于核能的争论，也就是关于核弹
和反应堆的争论，连续不断，特别激烈。这

种争论所激起的对核能的反感和抗议，比

对任何其他技术都要严重。一个主要的原

因是，核能在 20 世纪中逐渐成了工业和行

政权威的许多特征(尤其是现命战争的惨

状〉的集中代表。宣传家们发现核能是一种

有用的象征，因为核能已与某些威力强大

的形象联在一起了 z不仅有武器，还有研究

神秘射线和突变怪物的神秘科学家F技术

上的理想王国，或世界毁灭F甚至精神退

化，或精神再生。这类形象渊源久远，一直

可追溯到炼金术士们有关转变的种种幻

想。在裂变被发现前几十年，这类形象就已

与放射性和核能联在一起了 z因此，这类形

象与技术事实的密切程度，不如它们与深

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对权力、个人和社会

变迁的关注。

核能是最为极端的例子，因为公众对

这种技术的担忧，超出了从实际经验角度

看合理的程度。最近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

调查表明，在引起恐惧感方面，反应堆事故

超出其他的任何一种现代风险，包括那些

每年明显伤害数以百万计人的问题。引起

同样恐惧的另一个风险是核战争。不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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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十足的技术问题，

但深入地看一看，我们就能发现它涉及到

许多方面。

显而易见，在核问题上，无论是核武器

还是反应堆，抗议者们的集会和游行都充

满着忧虑与愤怒。即使在赞成核的人群谨

慎地使用的语言中，也有许多忧虑与愤怒。

情况就是这样。毕竟每个人都昕到过，核武

器会毁灭世界，或者也许可以阻止想毁灭

世界的人的行动。就核反应堆而言，人们同

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反

应堆能使我们免遭温室效应这样的全球性

灾难之害，或者能毒害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中的多数人都认为，这些带有强

烈感情色彰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s人们以

为这些看法是由核弹和反应堆本身的性质

所产生的。但我在多年从事核能历史研究

的过程中一直对此感到不安。事实是，这些

情绪产生在前，这些威力强大的装置产生

在后。

"新炼金术士"

当我研究本世纪中叶的核争议时，我

感到焦虑的是，人们常用的那些最有影响

的形象一一例如有的漫画把行星画成一个

带着己点燃引信的球形炸弹一一是远非真

实的。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一切以前我

都曾经历过。我在研究本世纪初(那时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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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还没有被人发现〉的科学史时，就曾见过

行星正在爆炸等同样的比喻。所以，这些形

象不可能是对核能的客观评价的结果一一

它们另有来源。

所有这一切在核能历史的最初阶段

〈回溯到 1901 年〉就已存在。当时的情况

是，欧内斯特·卢瑟福和弗里德里克·索

迪这两位科学家发现，放射性标志着一种

元素的原子变成了另一种元素的原子。索

迪回忆说"我有点喜出望外......带着几

分激动"。他曾脱口而出产卢瑟福，这是转

变!"

他的同事急忙说"索迪，看在迈克的

面上，不要把它叫做转变。他们会把我们当

作炼金术士杀掉的。"可见，这门新的科学

一诞生，就笼罩在兴奋和忧虑之中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呢? "转变"

这个词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自然是指炼

金术士们期待已久的那件事。那确实是件

非同一般的事，因为在核研究的最初年代，

到处都有人提到炼金术。报纸称核科学家

为"新的炼金术士"一一最后连卢瑟福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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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词。一种旧的传统起了作用。

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炼金术的这种传

统，并就这些形象在传统上意味着什么这

一点揭示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非贵

重金属转变为黄金，对更深的奥秘来说，仅

是一种浅显的表述，一种象征而已。炼金术

探寻的是终极知识。转变的背后隐藏着巨

大而危险的秘密:神圣的、有关生命本身的

秘密。炼金术士们相信，在他们的熔炉中，

物质真正死亡并得到新生 z事物先要败坏

和腐烂，然后才能转变成纯金。相对于痛苦

地堕入精神黑暗这种说法来说，这一过程

同样可能是一种浅显的表述，一种象征而 ­

已。某些人认为，这种精神黑暗对任何伟大

的精神转变来说是必要的。所以，一说起转

变，人们就习惯地想起精神再生这个伟大

命题。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世上的许多种

文化中，这种堕落不仅象征人的问题，而且

象征社会问题一一一个即将来临的浑沌咛
代。到那时，人类将成为瘟疫和战争的牺牲

品，其极端是整个世界被毁灭。转变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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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善恶大决战的秘密.在这以后，可能出

现太平盛世，整个社会经过火的洗礼，转变

为尽善尽美，进入(并非巧合)人们所说的

黄金时代.筒言之，转变的想法(这是核物

理学早期的核心概念〉一出现，有关人和社

会大转变的种种看法也就诞生了一一有的

期望出现能想象得到的最宏伟的事物，有

的期望出现种种毁灭性的危险，直到世界

末日的到来.

所有这一切也许十分新奇，而且无疑

是违背理性的.如果说人们早期对核能的

感觉与这些古老的传说有关，会不会有些

牵强附会呢?不会.事实上，在发现这种转

变的当年，索迪就曾宣布，被紧箍在原子里

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必须把地球看作

一个装满炸药的大仓库.他说过，一个能够

释放这种能量的人，"如果他乐意，就能摧

毁地球'.不久，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卢瑟福

提出的那个看法，即"实验室里的某个傻瓜

说不定会无意间毁灭整个世界"

当然，关于世界末日的看法不是什么

新东西.相对来说新一点的是，世界末日可

能不是由上帝的某种行动带来的，也不是

由人类无法控制的宇窗大灾难带来的，而

是由一伙人甚至一个人造成的=魔法师的

那个学徒不再仅仅危害他自己，而且危及

众人.新闻记者和科幻小说的作者曾警告

人们，一个粗心的核实验人员可能摧毁世

界，甚至整个宇宙.

当时人们常常抱怨科学走得太远了.

人们总是提心吊胆地看待愚蠢地探索大自

然奥秘的那些人z炼金术士、魔法师、浮士

德、弗兰肯斯泰因等等.但在近代，这种老

套变成一种新的更具体的形象=疯狂的科

学家.他们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起初，差

不多是些越祥的权威人士，但后来就出了

毛病.一个例子是 1936 年的一部名叫《看

不见的射线》的美国影片.影片中的Bo由

Karloff 是一位科学家一一整天琢磨那些正

如他母亲对他说的"我们不该碰的奥秘!"

他制造了一个幅射线发射器，能够杀人，也

能给人治病一一就像一根魔棍o Karloff 的

本意是只用它造福，但后来他也受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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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制造的神奇射线的照射，并开始在黑

暗中发光.他变成一个凶残的疯子，到处乱

爬，用他的手触死人.

所以，我们必须担心的不仅仅是意外

事故，还要担心有人故意动用这种神秘的

危险力量.这里存在着某种深奥的心理学

一一但我不想探究了.我只想说一句，每当

人们听到威力强大的秘密和新的力量时，

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武器。甚至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物理学家就已在思索核武

器问题70 "原子弹"一词是 H. G. Wells 在

1913 年出版的一本小说中首次使用的。他

描述了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在这场大

战中，原子弹及其放射性使许多城市几代

人都不能居住.但人们认识到，必须有一个

实际上由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人管理

的、世界性的政府.不久，以原子为动力的

汽车就到处奔驰s一些使用原子动力的城

市在沙漠和北极荒原中拔地而起，这时，天

下太平了，出现了真正的博爱。

古代的炼金术士们如果活着的话对此

当然不会感到吃惊.彻底堕落导致拯救.善

恶大决战导致太平盛世。转变的奥秘固然

隐藏着恐怖，但也隐藏着通往黄金时代的

路.这些不都是种种古老神话所用的标准

格式吗l 而早期的核物理学家所说的与此

一模一样.

索迪说过，核能能实现古代炼金术士

们的黄金时代梦。他是很认真地这样说的 F

他曾熟读炼金术史，并有意地要把这些古

老神话变成现实.他在一本从美国到苏联

广为流传的书中写道z"一个能使物质转变

的民族用不着靠流汗来获得面包…...这样

的民族能使沙漠变成良田，使冰天雪地的

极地解冻，使整个世界变成快乐的伊甸

园"

如果说这象 Wells 的声音，那是因为

Wells 读过索迪的书.这种太平盛世的佳话

当时已妇幼皆知.对核能的期望如同对核

能的恐惧一样，也是夸大了的.

原子射线和核力

不过，公众当时对核能的主要兴趣既



不在于核弹，也不在于工业能源。索迪对核

能作了概括性的表述。他说 u哲学家手里

的石头不仅被人们认为可用于转变金属，

而且能够当作‘长生不老药'"。这种能使人

身转变的长生不老药，不仅能健身，甚至能

达到肉体的永生。那样说是不该使人感到

惊讶的，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转变的奥

秘就是生命力的奥秘，就是新生。

铺在治疗某些类型的癌方面确实是有

用的。但新闻界却曾庄严地报道过，锚完全

可以征服一切癌症。有的说它可以治疗肺

结核，还可使盲人重见光明。许多报纸都说

过，锚可以创造生命和解除死亡。到 1930

年，市场上有上百种以锚为有效成分的专

利药品一-丸散膏丹样样俱全。有人曾夸

口，这些药品可以治疗从肿瘤到秃顶的一

切疾病;它们准能恢复你的青春和恢复正

在衰退的性功能。矿泉水商人以其水中含

有放射性成分而自豪一一现今的矿泉水商

大多已不再以此做广告。

公众逐渐意识到核能还具有有害的

一面。报纸曾正确地报道了射线可造成不

育、遗传畸变和癌症。然而，许多其他的东

西，例如普通化学品也可能造成此类后

果。人们说，在高明的医生手里，辐射拯救

的生命远远超过它夺走的生命。实际情况

就是如此。我们不应当让人们忘记，辐射过

去能，现在仍然能拯救千百万人的生命，

这个数字甚至要比被核弹夺走的生命大许

多倍。

你只要透过乐观情绪的表面，撇开新

同报道，进入科幻小说和 B 级影片所揭示

的较深层次的文化，就会发现人们对放射

性有着特殊的忧虑。因为从字面上看，放射

性差不多就是射线，而射线是古老含义的

诸多象征中的一员。在神话中，射线带有魔

力，甚至是神秘的生命力本身。

当然还有死亡一一这些象征都有两面

性。属于射线的还有雷电、邪恶的眼光和别

的许多形式的凶恶射线。甚至在核能被发

现前，研究 X 射线的科学家就接到过公众

的来信，这些公众认为探索"死亡射线"的

奥秘是错误的。在放射性发现后，这种言论

专门报告

成倍增加。到 30 年代，出了几十部类似

Boris Karloff 及其射线发射器的死亡射线

影片:辐射已成了当权者手里的秘密武器，

既可用来造福，也可用来作孽。

但在整个 30 年代，对放射性的担心只

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限于热衷科幻作品的

青少年。那时的原子能在医学方面获得了

应用，而且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更为诱人。

在实际制成原子弹之后，核能的恐怖

一面开始增强，这是不足为奇的。人们只可

能按照他们头脑中既有的概念来理解这类

新闻。当人们一昕到"原子弹"这个词之后，

如果你听听广播和其他新闻媒介甚至在有

关广岛实情的准确报道发表之前说过的

话，你就会发现，到处都在谈论世界末日和

地狱之火、宇窗奥秘和弗兰肯斯泰因之类

的东西。

那时物理学家开始认识到，各种核力

和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力完全一样，都是一

种自然力 z 核能的释放，其神秘程度并不比

火柴燃烧大多少。但大多数人曾认为=在原

子能的任何表现形式中，都有某种极其神

秘的东西，几乎是神赐的。

对核能的恐惧

科学家们那时并没有指出核能不是什

么神秘的东西 z 相反，他们还利用过他们与

这种魔力的联系。数以百计的原子科学家

曾就核能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人们曾恭

敬地昕取他们的意见一一毕竟他们是新的

不可思议的人。科学家们非但不否认，反而

故意把事情说得更加可怕。

科学家们曾努力使每个人知道广岛的

情景。例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公

关人员曾把从第一次核试验场地取回的熔

砂玻璃球送给 42 个城市的市长，为的是让

市长们注意他们的城市也许会发生的情

景。这些科学家的本意，是想通过指出这些

危险使人们采取行动防止另一次战争。当

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城市也同样

受到严重破坏一一对东京的轰炸曾使 17

平方英里变为废墟，造成一百万人伤亡，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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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于广岛加长畸所遭到的破坏和死伤的

总和。但那没有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 F倒是

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能这一点成了焦点。

原子弹的价值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F 它们

成了现代技术战争一切恐怖事件的集中代

表。

散布原子弹恐怖的人相信，这种恐怖

感能促使人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而使战争

得以避免 F他们会使人们走上通往黄金时

代的路。科学家和记者们，也许还有一些政

治领导人，曾想起他们孩提时代的科幻乌

托邦，并说过核动力能使这些乌托邦变成

现实.地球上的沙漠将变成"鲜花盛开的花

园"，丛林将变成"遍地是牛奶和蜜糖的沃

野"，地球将变成"天堂"。只要给科学家足

够的研究经费，他们就能缔造一个原子黄

金时代。这正是以前的那种危险和报偿的

双重形象。

一个最常用的比喻是"三叉路口飞一

条通向原子毁灭，另一条通向原子黄金时

代。这两种可能的前途都是一种极端。当时

谁都没有料到实际上我们哪条路也不会

走，而只是徘徊其间。

直率地说，公众对核能的看法，广岛事

件后同此事之前(甚至可追溯到本世纪初〉

几乎完全一样。对于核能的形象，似乎乐观

主义占上风，但也潜伏着巨大的忧虑。

与其说早期，不如说到了 50 年代或者

更早，对世界大多数地方来说，核能已开始

代表一些更为重要的事物。核能不仅仅是

能够生产电力的反应堆和能够治疗癌症的

同位素，而且代表着能够带来乌托邦新文

明的法宝，另一方面，核能不仅仅是能够摧

毁城市的武器，而且代表着凶神恶刹般的

发明和世界自身的灭亡.

全世界的文明可能毁于一旦，这在人

类历史上有点新鲜。人们当时难以客观地

议论它。许多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宁愿不理

睬这类可怕的想法。但在 50 年代后期，有

了一种把埋在心里的焦虑变成公开行动的

机会.一些人觉得必须对核武器采取一点

行动，而放射性与核武器有关，因为放射性

已经飘进他们的家门。我这里说的是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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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问题。

从落下灰到抗议行动

在 50 年代中期，自从氢弹试验产生的

放射性尘埃造成一名日本渔民死亡之后，

核弹试验的落下灰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

题。公众开始争论，这种争论在日本首先开

始 F 随后的几年中，抗议浪潮遍及全球，而

且十分激烈.日本以外最大的抗议活动发

生在英国，但相同的思想传遍各地，甚至在

苏联集团内传播。这个问题曾达到这种程

度，以致一些母亲为给孩子弄点新鲜牛奶

而发愁，因为牛奶说不定是被锯-90 得染

的。

当时，核能形象发生了新的变化.辐射

似乎不再有益〈尽管辐射仍然在帮助几百

万癌症患者λ 它不再被看作是善恶魔力的

混合体.自那时起，它被看成百分之百的坏

东西，看成最大的精染源.全面的不信任感

笼罩大地，我们的科学与知识宝库的一个

方面一一辐射与核能一一被许多人看成十.

足的坏东西，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回。

如果你想要了解核试验产生的辐射能

起什么作用，那么美国和日本的电影制片

商就很乐意为你效劳。自 50 年代以来，许

多通俗影片的主角都是放射性造成的怪物

一一巨蚁、巨蟹、巨蜘蛛、巨就鱼，甚至巨蚌

瞌。今天，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如有关巨大

的蝉蝉或诸如此类东西的卡通片.辐射当

然不会真的使这些东西变大l 我们在这里

所看到的正是将射线作为神密生命力的载

体的古老神话。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种种怪

物的力量就是被夸大了的污染.

另一种明显的象征手法表现在核试验

放出的怪物身上。当 G咄皿a踏上东京大地

时，俨然成了原子弹的化身。这些都只不过

是魔法师手中的妖魔和狂热科学家的杰作

的最新翻版 z正如一些影片所清楚地说明

的，这是一些总是给走得太远和试图攫取

过多东西的人敲警钟的怪物.当时未曾言

明的危险是权势、自负和对权力的贪婪。一

些有权势的人要主宰、征服、破坏一切的欲



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怪物象征中包含的和

核武器中实际包含的就是这种欲望 F 这种

破坏性推动力是人们所憎恨的。

抗议者曾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在与军

政权势斗争。这些都是有献身精神的、正直

的人，他们抗议核试验使放射性尘埃到处

散落也是正确的。但大多数人，包括抗议领

导人自己都曾认为，落下灰远不是当今世

界上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对核战争问题

本身来说，落下灰实际是一种托辞。

这是相当敏感的事 F 抗议者之所以要

把放射性摘臭，因为他们曾认为暂停核试

验可能是放慢核军备竞赛的第一步。遗憾

的是这种策略失败了。其结果竟然是可以

在地下继续进行核试验。当大气中不再有

落下灰后，抗议活动也就停止了一一真是

眼不见心不烦。当然，恐惧依然存在 z 只要

核武器有可能在半小时后杀死我们所有的

人"核"这个词就总会带有几乎必须承认

的深深的焦虑。

与当局作对

核能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面 z 民用核

能。民用核能是在追求技术乌托邦、社会改

造和原子黄金时代的运动中问世的。发展

反应堆有许多比较合理的理由，当然，反对

发展反应堆也有不少理由。但是，上述的形

象产生过不良影响。

放射性曾一度与核弹和落下灰联在一

起，它的形象曾变得似乎极其可怕，极其肮

脏。到 1970 年前后，这种形象转移到了民

用辐射的身上。在一切工业废物中，曾激起

人们最大忧虑的正是放射性废物。

这样一来，辐射似乎成了最大的污染，

但这还不是公开抗议反应堆的唯一幕后力

量。这种形象甚至使一些更加重要的形象

晴然失色。总的说来，核能在当时成了科学

和现代技术的最高象征。科学家们一直在

为此而努力。但由于原子弹总是悬在每个

人的头顶上，现代技术这个词听起来也就

不再那么美妙了。反对派中的领导人当时

就十分清楚 z 他们把反对核能当作反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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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复杂的集权，即从总体上与军事的、工业

的和行政的权势作对的一种方式。

没有一个机构象美国前原子能委员会

(AEC) 及其他国家的相应机构那样能如此

突出地代表这种权势，这些原子能委员会

那时成了政府中一切被人民怀疑对象的代

表。这种怀疑固然首先跟核武器有关，但以

傲慢、对公众冷漠和保密出名的前 AEC 和

别的一些机构，也使事情变得更糟。那时的

各国原子能委员会似乎都在说"我们是专

家，是自然力的主宰者，我们不能与公众分

享这些重要机密"。

上述情况也被带进了反应堆的论战

中，在这种论战中，核工业的领导人常常取

一种"老子懂的最多"的态度。这不是人们

所需要的那种长者，那种权威。批评者则给

核工业加上傲慢、保密、无人性和危险的

"桂冠"。这种过分自负的专家形象及手中

拥有神秘怪物的形象，都被扣在整个权威

体系上了。核能不仅成了一切最坏的技术

特性的象征，还成了现代行政和工业权势

的一切问题的象征。

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如果你仔

细研究一下这种象征的形成过程，就会发

现(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起主要作用的恰恰

是擅长制造形象的那些人，他们的职业不

是搞工业生产，而是搞宣传。举例来说，我

指的是新同记者、公关组负责人、教授、电

影明星及卡通片制作者们。某些社会学家

把这些人称为一个"新阶层"。请注意，这

些人越能使传统的、以工业为基础的权力

结构丧失信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就

越能得到加强。在总体上比较正常的民主

社会中，政策将首先由宣传能手们筹划。许

多调查报告表明，最起劲地反对核反应堆

的确实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而不是在传

统的工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中工作的人。

在东欧可以找到最能说明问题的事

例，那里的新阶层现在正在获得权力。苏联

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公众极力反对核反

应堆，使核动力陷入困境。我们不能把这

归咎于西方式的反核派，因为苏联曾进行

过 40 年单纯的、一面倒的亲核宣传。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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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我们宁愿像战争年代那样点上蜡烛

住到森林中去，也不要反应堆。"

至此，核能已受到了相当沉重的压力。

核能在当时已有了很多形象，有的把它与

神秘的辐射和狂热的科学家相联，与此相

近的是把它与现代战争的各种破坏力相

联，以及把它与人们所厌恶的有关技术、非

个人和可操纵的主管当局的一切联在一

起。躲在这背后的总是能主宰生死的、神秘

而巨大的力量。

这些消极的联系已成了看上去最合情

理的讨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例如，

1989 年，中国台湾省原子能管理部门为促

使公众支持建造一座新反应堆，曾开辟了

一个精心组织的、花费很大的"风险对话"

计划。但调查结果表明，要是说这项计划起

过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增加了公众对反

应堆的担忧。即使以最让人放心的方式提

到核能，也会使他们更加忧心忡忡。

一种特殊的力量

总之，是什么东西赋予核能具有如此

特殊的力量，使它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作

为从古代原始形象到现代政治事件的千万

种事物的焦点的呢?看来有四层原因。第一

层是技术现实 z 毕竟反应堆确实是一种令

人难以置信地高度密集的动力源，辐射也

确能引起可怕的突变等等。有的人从这些

现实中挑选了一些突出的事例，然后加以

渲染。这样做是因为有第二层原因 z 核能已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包

括了一些涉及现代技术和管理这些技术的

主管部门的概念。反应堆成了现代工业社

会的集中代表。为什么挑选反应堆担当这

个角色呢?我想更主要的是因为有第三层

原因 z 关于神的奥秘的古老神话、狂热的科

学家、可怕的污染和上天的启示。所以这一

切从核能诞生之日起就围绕在它的周围，

远远超过它们与任何其他技术发展的关

系。第四层原因是=人们念念不忘的核战争

威胁，它构成了使人深深焦虑的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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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要合理地处理这一类问题是困难的。

当我们把核能看作战争与工业，以及整个

现代社会与现代技术中存在的一切问题的

总代表时，就会看到我们身上的担子确实

不轻。你一碰上它，就等于拖起了一张由

许多古代形象编织成的、纠缠在一起的

网。每当我们在头脑中拼凑核武器或反应

堆的形象时，我们就应当想象到在它上面

贴着的大幅告示"当心!这是伟大的象征

性力量!"核能己十足成了涉及人和社会

破坏与新生(转变〉的诸多命题的象征性

代表。

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能把这类强

烈的反感情绪处理好，我们就能在处理人

们对一般性的科技及对现代社会权势的反

感情绪方面前进一大步。处理这类情绪并

不意味着用动昕的诺言引诱人们，也不意

味着用启示录式的幻影恐吓他们。那样的

宣传会事与愿违，使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继

续存在下去。

相反，处理老百姓的愿望与恐惧问题

的正确方法是尊重他们，正视与反应堆和

核武器有关的实质性问题。这就是说，要努

力在工业和公关政策方面作出真正可靠的

安排。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谨慎

地使我们的动力生产和军事保障体系更好

地发挥其多方面的作用。

想依靠某种富有理智的主管机关、某

个科学家或某个官员来判定什么东西对大

家是最好的，那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解决

办法是，引导期望得益于某种技术的人们

能按照常规尊重可能被这种技术损害的人

们的权利。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是，向使用

放射性材料和有废物必须处置的人收费，

然后把这笔钱交给废物处置库附近的居

民。如果他们愿意，可动用这笔钱雇用他们

自己的专家和监测人员。从长远看，解决问

题的办法是给老百姓一份权力。只有等到

平民百姓感到他们在采用哪种技术对他们

有益的决策中真正拥有发言权之后，我们

才能指望他们独立地对技术现实作出响

应。




